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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前夕，张效雄的散文集《寻觅天籁》由湖南地图

出版社出版，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和他5 年前出版的长

篇小说《风起》一样，很受读者关注，出现了畅销的势头。

《寻觅天籁》是湖南地图出版社新推出的“湖湘新坐标

·湘大学子行走芙蓉国”系列丛书中的一部。两次获得全

国优秀教师称号的沧南教授在丛书《总序》中写道：“这些

文字记录的，是个人成长的足迹，是生命拔节的声音，用

心去触摸这些文字，我们内心的尘垢会被慢慢地拭去，内

心深处会充盈着感动，可以静静地体会什么是湘大精神。”

丛书每一页的字里行间，都刻记着一代代湘潭大学学子成

长的年轮。

湖南省委宣传部原副部长

杨金鸢为《寻觅天籁》写了评

论文章，刊发在《湖南日报》上。

他称这本书从地理和人文的

角度，记载了湘潭大学早期一

些毕业生奋斗的足迹，不论是

写人记事，还是绘景状物，或

是论事说理，都是从作者亲

身经历出发，所说所议，会感

觉你处在周围的人物或景物之

中，读起来如发生在自我身边

的事儿一样自然，亲切又真实。

张效雄是一位记者出身

的作家，湖南日报社高级编辑、

集团原副总经理。他是1977

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学成于湘潭大学，毕业后

长期在媒体工作，因为工作之便，足迹遍及海内外，饱览

大好河山，留下了许多记事抒情的文字。1980 年代后期，

他就获得过湖南省青年文学竞赛一等奖，2015 年，因长篇

小说《风起》畅销而声名鹊起。《寻觅天籁》是张效雄业

余时间创作的散文合集，收集的是他从事记者编辑工作以

后的作品，其中一部分在报刊上公开发表过，还有一些是

个人博客和公众号上的文章。这些文章以独特的视角观察

风土人情，信手拈来，文字不事雕饰，如行云流水一般，

像面对面和老朋友聊天，自然表达但不失优美，蕴含深意。

记者出身的作家，不免带上记者的烙印。换句话说，

张效雄的散文，自然留有时代的印记。有人说今天的新闻

就是明天的历史，张效雄就是秉承这样的理念去写新闻

的。他在游历国内外的同时，用特别的视角看世界、看人事，

去记录历史。他的每一篇文章就是一段人生的记述。他激

情勃发，慧眼识珠，每到一个地方，就能抓到一个地方的

特点特征，由小事片景说起，娓娓道来，绘声绘色，细致

入微，读后有亲临其境的感受。他试图引导读者去寻觅天籁，

感受大自然的亲切。

张效雄是个性情中人，至情至性，在读者的印象中，

他是个写小说的，其实他的创作生活是从学习散文起步的。

他自称中学时代就受老作家谢璞《珍珠赋》的影响，上大

学后爱读杨朔、林林、秦牧和朱自清等大家的散文作品。

大学时代，他就发表过散文随笔，其行文风格多有模仿

上述大师的痕迹。他不就景写景，而是把情景和人的体会

连同一起来写，写得性情率真。当记者以后难免有些套话，

但他的散文与他的新闻作品截然不同，写景写物朴实自然，

不刻意渲染烘托，不喜欢大段抒情或讲大道理。

张效雄笔下的景色，如同大山里的清泉一般清澈，每

一段话、每一个字都蕴含了自己的体会和感受。这或许就

是他做人做文的一种本色风格，纵情寻觅天籁，静心流露

文字，平淡中透出率真和纯情。有专家认为，这本书可以

当做旅游指南来读，可以带着情感寻文化，这不是没有道

理的。

春天不是读书天，夏日炎炎正好眠。

秋有蚊子冬有雪，要想读书待明年。

古人劝学的诗文颇多，而对劝学之反动的诗，这首简直有“四

两拨千斤”之效。我们小时候常用这首诗来自我安慰，或相互揶揄。

诗是谁教的？不知道，反正大家都会背，终身不忘。其中提到，冬

天有雪，不适合读书——生长在南方的我，对这话的正确性，是

可以用整个童年来作担保的。只是除了冷，还有着别的原由。

“落雪了！落雪了！”

幼时，有时是我，有时是大哥，看到满室白亮，抬头从两米多

宽没有玻璃的天窗望去，但见平日的黑瓦上一片白茫茫，就会惊呼

起来。如果是天亮了，就会立马蹦起来；如果是半夜呢，那可真是“志

士惜日短，愁人知夜长”，总要辗转反侧许多回。

天微微亮，就被子一掀跳下床，把事先准备好的溜冰板、滑

雪杖拿出来，急忙忙闯到屋外去潇洒。如是没备好滑雪器具，就

赶紧找来竹子，破开，砍削，再用火烤，煣出中指长的拱头，真是

现做现用。做好后，就冲向外面的雪世界，好像去迟了，雪就会转

瞬融掉似的。吃早饭了，要妈妈在屋门或村口大声呼唤，吃晚饭了

也是一样。孩子们都知道这雪的珍贵，等了一年才等到的啊，而且

就那么几天，断断续续，加起来也就十天半月的样子。立冬，早过了；

小雪，也过了吧。如果大雪时节还不下雪，孩子们也不会认为冬天

早来了。在孩子们看来，冬，就是雪；雪，就是冬。雪来，冬天就

到了；雪去，冬天就过了。我的印象中，小时候没有哪一年是不下

雪的，只有雪大雪小、雪期长雪期短的差别，仿佛不下一场雪，一

年就过不去，过不完。

在雪的世界里，谁会想到读书呢？因为在雪中，孩子们自己就

成了一首诗，一篇散文，一部看不完的书。

后来到外地求学，在离家较远的城市安了家，才发现，原来

冬是冬，雪是雪，两者有关联，类如兄弟，但并不是诸葛亮与孔明

的关系。有雪必然是冬，是冬未必有雪。媒体也报道，近十来年，

全球呈现变暖趋向，好多地方冬天都不下雪了，以至于如今的冬天，

人们盼望雪就像小孩子盼着长大，恋人盼着约会一样。

再有十来天就要过年了，长沙今年还未见飘过一片雪。这也

不足为怪，因为好些年都没见过长沙下一场大雪了。而家乡的雪，

总是下得很大、很厚，盖住了我的童年。而有一年，长沙确乎也下

过一场大雪，让我难忘。因为，在漫天的雪地里，我洗了一个痛快

的雪澡。

那年，还不是高速、高铁时代，我没有回乡过春节。我们在长

沙买了房子，才装修好，就搬了进去。整个小区还在建设中，好些

房主还没装修，装修好的也大多回乡过节去了。

夜来一场大雪，天明已停，且渐渐放晴了。芳提议去拍雪景，

这正合我意。走在雪地上，脚是痒的，可惜没有滑雪具；手也是

痒的，于是抓起雪，揉成团，直向芳打去。手打人，讨人嫌；棒打

人，讨人恨；唯有用雪打人，讨人欢喜。你追我打，看得太阳都笑

了。小区大门外是一大片建筑工地，工人们也歇工了。屋顶上、树上、

烂路上、土堆上，一片白，白得灼目，白得眼里泛红。不知怎么的，

我突然冲动起来，疯狂起来，把衣裤脱了，只穿一条裤衩，在雪野

上疯跑起来，真像歌曲里所唱的，我要在雪地上撒点野了。我用雪

搓身，身上如阳光照耀下的霜地，冒出一点子热气。四面无人，苍

茫大地下，只有我一个不成舞的舞者，一个不成观众的观者——

那就是芳。此时，整个天地间好像只有我们俩，世界就是我们，我

们就是世界。人生至此，夫复何求？芳担心有人来，叫我穿上衣。

可是，太阳不叫我穿，雪不叫我穿，我怎么敢穿？有人冬泳，有人赤

身作雨浴，我都没有尝试过，我尝试的，是雪浴。但话说回来，如

果没有芳在，我未必会去尝试雪浴的。男人在女人面前的勇敢与故

作痴憨，大概都有表演的成分在吧。我的雪浴，至今只此一回。

现在追忆起那次雪浴，并不是为了向人夸耀，只因读《庄子》，

为《知北游》上的那段话所触动。孔子问于老聃曰：“今日晏闲，

敢问至道。”老聃曰：“汝齐戒，疏瀹而心，澡雪而精神，掊击而

知。”由庄子引出老子道出的“澡雪精神”，多少年来成为人们磨砺

自身品格的指南针。“精神”常见，而“澡雪”历久弥新。这里的“澡

雪”，也并非要人去作雪浴，以雪澡身。对于人来说，澡雪可有可无，

但澡雪精神不可无。想到此，我真有点不安，似乎自己把澡雪精神

片面化了。好在我那次澡雪时，并没有想到《庄子》，当然也就没

有想到澡雪精神。

但说到底，澡雪精神应当是我们时时要想到要记起要践

行的。

带着情感寻文化 

文 / 聂朝霞

澡雪
文 / 陈子林

姐妹，你好

文 / 陈卉珊 李梅

张效雄散文集《寻觅天籁》

（节选）
写在第 111 个“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

扫一扫，欣赏全诗

毋庸置疑 亲爱的姐妹

曾经也迷失自己的最佳方位

男主外 女主内的陈腐观念

像幽灵般

统治着男人的头脑

麻醉着姐妹的灵魂

男尊女卑 三从四德

无后为大 无子无根

历史的沉渣时而泛起

也曾裹成一枚枚炮弹

无情地投向姐妹的心灵

姐妹 你好

来来来，看看这里

我们的好姐妹向警予

中共第一任妇女部长

将妇女解放与无产阶级解放

看成是天造地设的伴侣

来来来，望着这里

我们的好姐妹唐群英

一代女魂

绽出了五千年来妇女权利的曙光

那忧国忧民胜须眉的秋瑾

那沉勇而友爱的杨德群

我们自己的好姐妹

看看吧

我们的好姐妹任长霞

公安干警堪楷模

苍天垂泪湿白云

看看吧

我们的好姐妹龙清秀

以工代赈得民心

真情无语自动人

来 来 来

亲爱的姐妹们

让我们记住这春雷般的吼声

我们是伟大社会变革的酵素

我们的解放才是衡量姐妹们

普遍解放的天然标准

亲爱的姐妹

你敏锐的眼睛

看见妇女解放的光辉了吗

对世事的看法

闪现出惊人的睿智了吗

啊看见了 看见了

我们再也不会在无言的珠宝

和花俏的语言中

轻开姐妹的芳心

我们再也不是月亮

我们也是太阳

我们再也不是女奴

我们也是主人

我们再也不是附庸

我们也是强者


